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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沈括是北宋乃至整个古代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当我们从文化的角度审视这位科学家的时候 ,
发现他还是一位儒家学者。他推崇儒学 ,研习儒家经典 ,养浩然之气 ,行君子之道 ,穷理尽性 ,以民为本 ;他对
自然界的事物及其变化具有浓厚的兴趣和爱好 ;北宋儒学的济世精神、博学精神、怀疑精神和求理精神深深地
影响着他的科学研究 ,以致于他的科学研究明显带有北宋儒学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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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括被称作“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 ”、[ 1 ] (P289)











释儒家经典的著作。据《宋史 ·艺文志 》记载 ,沈括的著
作中有“经类 ”8种 ,包括 :《易解 》、《丧服后传 》、《乐论 》、
《乐器图 》、《三乐谱 》、《乐律 》、《春秋机括 》、《左氏记传 》;
另有“子类 ”:《孟子解 》。[ 3 ] (卷 32《长兴集》)
关于沈括作《孟子解 》的原因 ,有学者认为 ,这与王安
石荆公新学的“研孟之风颇盛 ”有关。[ 4 ]王安石酷爱孟子 ,
其亲人、门人也都嗜《孟子 》、注《孟子 》,沈括作《孟子解 》
可能与荆公新学一派的尊孟风气有关。
《孟子解 》的儒学思想 ,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




道 ”,其中说道 :“君子之道四 :其君安则容 ,其君安则悦 ,
是事君人者也 ,君不幸则死之。不为一君存亡 ,社稷安则
容 ,社稷安则悦 ,是安社稷臣者 ,君危社稷则去 ,社稷不幸
则死之。天之所与者与之 ,天之所弃者弃之 ,不为一姓存
亡 ,视天而已 ,天民也。⋯⋯有命、有义 ,正己而物正者 ,大
人之道也 ,行至于大人尽矣。”这里论述了四种“君子之
道 ”:一是以君王为重 ,二是以社稷为重 ,三是以百姓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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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四是从“正己 ”出发。《孟子解 》认为 ,从“正己 ”出
发才能达到“物正 ”,这是最高的“大人之道 ”。
第二 ,阐发“以民为本 ”。对于《孟子 ·离娄上 》所言 :
“桀纣之失天下也 ,失其民也。失其民者 ,失其心也。得天
下有道 ,得其民 ,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 ,得其心 ,斯得
民矣。”《孟子解 》说 :“得其民有道 ,得吾之心 ,斯得民矣。
我之所欲者 ,与之 ,聚之 ;我之所不欲者 ,勿施之也。扬雄
曰 :天地之得斯民也 ,斯民之得一人也 ,一人之得心矣。天
下之心虽众 ,一人之心是也。一人之心 ,吾心是也。知吾
之与人同也 ,安知人之不与天下同哉 !”《孟子解 》不仅赞
同《孟子 》所谓“得其民 ,斯得天下 ”,“得其心 ,斯得民 ”的
观点 ,并且认为 ,要以“吾心 ”推知“天下之心 ”,从而“得
其民 ”。
第三 ,强调“人性本善 ”。对于《孟子 ·公孙丑上 》所
言 :“无恻隐之心 ,非人也 ;无羞恶之心 ,非人也 ;无辞让之
心 ,非人也 ;无是非之心 ,非人也。恻隐之心 ,仁之端也 ;羞
恶之心 ,义之端也 ;辞让之心 ,礼之端也 ;是非之心 ,智之端
也。人之有是四端也 ,犹其有四体也。”《孟子解 》说 :“善
者 ,仁之质 ;不忍者 ,仁之动 ;性之命于天者 ,莫不善也。杂
于物然后有不善者 ;人之常不善者 , ! 之害也。全其常者 ,
谓之仁 ;仁 ,人 ,一也。仁言其 ! ,人言其体 ;四体不具 ,不
足以为人 ;仁亦如此而已矣。如是者 ,仁之质也 ,由是善
也。怵于心而为不忍者 ,仁之动也。言其术 ,虽一日之不
忍 ,谓之仁可也 ;言其人 ,小有不足 ,而谓之人则不可。”
《孟子解 》从人性本善 ,“仁 ,人 ,一也 ”出发 ,认为要始终保
持善的本性 ,不可“小有不足 ”。
第四 ,实践“穷理尽性 ”。对于《孟子 ·尽心上 》所言 :
“尽其心者 ,知其性也 ;知其性 ,则知天矣。存其心 ,养其
性 ,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 ,修身以俟之 ,所以立命也。”
《孟子解 》说 :“善不至于诚 ,不尽其心者也。尽其心 ,则性
也。知性 ,则知天矣。天之与我者 ,存而不使放也 ,养而无
敢害也 ,是之谓事天。寿夭得丧 ,我不得而知 ,知修身而
已。身既修矣 ,所遇者则莫不命也。所谓修身也 ,不能穷
万物之理 ,则不足择天下之义 ;不能尽己之性 ,则不足入天
下之道 ! 。穷理尽性以此。”《孟子解 》认为 ,修身包括“穷
理 ”和“尽性 ”两个方面。“穷理 ”就是要“穷万物之理 ”,
《孟子解 》还说 :“思之而尽其义 ,始条理也 ;行之而尽其
道 ,终条理也。”“尽性 ”就是要尽己之善性 ,《孟子解 》还
说 :“动而莫不顺利者 ,尽其性也 ;舜由仁义行 ,孔子从心所
欲不逾矩 ,顺利之至也。”认为人的行为必须以“穷理尽
性 ”为基础。
第五 ,善养“浩然之气 ”。对于《孟子 ·公孙丑上 》所
言 :“我知言 ,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
刚 ,以直养而无害 ,则塞于天地之间。”《孟子解 》作了自己
的解释 ,其中说道 :“浩然 ,充完也 ,屈伸俯仰无不中义 ;仰
不愧于天 ,俯不怍于人 ,立于天地之间而无所憾。至大也 ,
是则受非 ,则辞不可以势刼、不可以气移 ;至刚也 ,可 ,则
进 ;不可 ,则退。可 ,则行 ;不可则止。直其义 ,虽难不辞 ;






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 5 ]这一理念得到了同
时代儒者的共鸣。欧阳修曾在《文正范公神道碑铭 》中对
范 仲 淹 的 这 一 精 神 予 以 高 度 赞
赏。[ 6 ] (《居士集》卷 18《文正范公神道碑铭》)同一时代的胡瑗“以明体达
用之学授诸生 ”, [ 7 ] (P25)并“立‘经义 ’、‘治事 ’二斋 :经义
则选择其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 ,使之讲明‘六
经 ’;治事则一人各治一事 ,又兼摄一事 ,如治民以安其生 ,




度的评价。《梦溪笔谈 》记载 :范仲淹“发有余之财 ,以惠
贫者 ”,沈括认为 ,“荒政之施 ,莫此为大。⋯⋯此先王之
美泽也 ”。[ 8 ] (卷 11《官政一》)《梦溪笔谈 》还记述了范仲淹不同
意减免茶盐商税而提出“先省国用 ;国用有余 ,当先宽赋
役 ;然后及商贾 ”[ 8 ] (卷 12《官政二》) 的事迹 ,以及范仲淹所言 :
“史称诸葛亮能用度外人。用人者莫不欲尽天下之才 ,常
患近己之好恶而不自知也 ; 能用度外人 ,然后能周大




法 ; 41岁时 ,提举疏浚汴河 ,同时 ,还兼提举司天监。司天
监是当时的天文历法机构。沈括对司天监进行了整顿改










二气历 ”,在数学上提出了“隙积术 ”和“会圆术 ”,还制成
木质立体地图 ,绘制成全国性地图 ,在医药学上编著了《苏






子之书 ,至于《难经 》、《素问 》、《本草 》诸小说 ,无所不读 ,
农夫女工 ,无所不问。然后于经为能知其大体而无疑。盖
后世学者与先王之时异矣 ,不如是 ,不足以尽圣人故
也。”[ 9 ]他认为学习儒家经典 ,不能只是读经 ,而应当“无
所不读 ”、“无所不问 ”,否则 ,就“不足以知经 ”,“不足以尽
圣人 ”。由于“无所不读 ”、“无所不问 ”,所以 ,也会涉及科
技方面的内容。在北宋的儒者中 ,博学多能而涉及科技
的 ,不在少数。比如 ,欧阳修撰《洛阳牡丹记 》,蔡襄撰《荔
枝谱 》和《茶录 》,秦观撰《蚕书 》等。在《宋元学案 》中有 :
《庐陵学案 》的刘敞 ,“学问渊博 ,自佛老、卜筮、方药、山
经、地志 ,皆究知大略 ,尤精于天文 ”。《士刘诸儒学案 》的
侯可 ,“笃志为学 ,祁寒酷暑 ,未尝废业。博物强记 ,于
《礼 》之制度 ,乐之形声 ,《诗 》之比兴 ,《易 》之象数 ,天文、
地理、阴阳、气运、医算之学 ,无所不究。”《涑水学案 》的司




史 ·沈括传 》称他“博学善文 ,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
医药、卜算 ,无所不通 ,皆有所论著 ”。[ 10 ]沈括的著述颇多 ,
达 40种 ,其中有“经类 ”8种 ,“史类 ”11种 ,“子类 ”18种 ,
“集类 ”3种。[ 8 ] (P1151 - 1154)在《宋史 ·艺文志 》的著录中 ,沈
括的著作除儒学外 ,还有 :《熙宁详定诸色人厨料式 》、《熙
宁新修凡女道士给赐式 》、《诸敕式 》、《诸敕令格式 》、《诸
敕格式 》、《天下郡县图 》、《忘怀录 》、《笔谈 》、《清夜录 》、
《熙宁奉元历 》、《熙宁奉元历经 》、《熙宁奉元历立成 》、




科学的内容 ,又有人文科学的内容 ,正如《梦溪笔谈 ·序 》
所说 :“所录唯山间木荫 ,率意谈噱 ,不系人之利害者 ;下至
闾巷之言 ,靡所不有。”从《梦溪笔谈 》以及《补笔谈 》分为
“故事 ”、“辨证 ”、“乐律 ”、“象数 ”、“人事 ”、“官政 ”、“权
智 ”、“艺文 ”、“书画 ”、“技艺 ”、“器用 ”、“神奇 ”、“异事 ”、
“谬误 ”、“讥谑 ”、“杂志 ”、“药议 ”等节 ,也可看出这一点。
李约瑟将《梦溪笔谈 》分为 584节加以分析 ,其中属人文
资料的 270节 ,包括 :官吏生涯和朝廷 60节 ,学术和科举
10节 ,文学艺术 70节 ,法律和刑事 11节 ,军事 25节 ,轶事
杂谈 72节 ,占卜方术和民间传说 22节 ;属人文科学的 107
节 ,包括 :人类学 6节 ,考古学 21节 ,语言学 36节 ,音乐 44
节 ;属自然科学的 207节 ,包括 :论易经、阴阳和五行 7节 ,
数学 11节 ,天文学和历法 19节 ,气象学 18节 ,地质和矿
物学 17节 ,地理和制图 15节 ,物理学 6节 ,化学 3节 ,工
程、冶金及工艺 18节 ,灌溉和水利工程 6节 ,建筑 6节 ,生
物科学、植物学和动物学 52节 ,农艺 6节 ,医药和制药学
23节。[ 1 ] (P290 - 291)属于自然科学的内容约占全书的 35%。
胡道静先生把《梦溪笔谈 》分为 609条加以分析 ,其中属
人文科学的 420条 ,属自然科学的 189条 ,并且指出 ,《梦
溪笔谈 》中自然科学的内容只占全书的 1 /3弱。[ 11 ]可见 ,
《梦溪笔谈 》既是一部自然科学著作 ,更是一部人文科学






属于个人兴趣的方面。比如 ,《梦溪笔谈 》卷十八《技艺 》提





提出了大胆的怀疑 ,出现了“疑古 ”、“疑经 ”的思潮。欧阳
修认为 ,《周易 ·系辞 》非孔子所作 ,并且还明确指出 :“何
独《系 辞 》焉 ,《文 言 》、《说 卦 》而 下 , 皆非 圣人 之
作。”[ 6 ] (《易童子问》卷 3)此外 ,欧阳修还对汉代毛亨和郑玄的
《诗经 》注疏提出了责难 ,指出 :“毛、郑二学 ,其说炽辞辩 ,
固已广博 ,然不合于经者 ,亦不为少 ,或失于疏略 ,或失于
谬妄。”[ 6 ] (《外集》卷 10《诗解统序》)欧阳修的怀疑精神对当时学术
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四库全书 ·诗本义 》的“提要 ”中说 :
“自唐以来 ,说《诗 》者莫敢议毛、郑。虽老师宿儒 ,亦谨守








对于古历法中的置闰之法 ,沈括说 :“置闰之法 ,自尧
时始有 ;太古以前 ,又未知如何。置闰之法 ,先圣王所遗 ,
固不当议。然事固有古人所未至而俟后世者 ,如‘岁差 ’








家 ,悉皆疏缪。历家言晷漏者 ,自《颛帝历 》至今 ,见于世
谓之大历者 ,凡二十五家。其步漏之术 ,皆未合天度。余
占天候景 ,以至验于仪象 ,考数下漏 ,凡十余年 ,方粗见真
数 , 成书四卷 , 谓之《熙宁晷漏 》, 皆非袭蹈前人之
迹。”[ 8 ] (卷 7《象数一》)
对于刻漏家用所谓“冬月水涩 ,夏月水利 ”的说法来
解释天运与晷漏计时之间的误差 ,沈括“以理求之 ”,发现
“冬至日行速 ,天运已期 ,而日已过表 ,故百刻而有余 ;夏至
日行迟 ,天运未期 ,而日已至表 ,故不及百刻。既得此数 ,
然后复求晷景漏刻 , 莫不吻合。此古人之所未知




无所见 ,过此遂倒 ”。[ 8 ] (卷 3《辩证一》)沈括还根据这一道理 ,批
驳了《酉阳杂俎 》所谓“海翻则塔影倒 ”的说法 ,认为“此妄
说也。影入窗隙则倒 ,乃其常理 ”。
对于唐代的卢肇认为潮汐由太阳的出没而激起的观
点 ,沈括以亲身的观察予以了批驳。他说 :“卢肇论海潮 ,
以谓‘日出没所激而成 ’,此极无理。若因日出没 ,当每日




‘汐 ’。”[ 8 ] (《补笔谈》卷 2《象数》)
对于段成式《酉阳杂俎 》中所谓的“一木五香 ”,沈括
指出 :“段成式《酉阳杂俎 》记事多诞 ,其间叙草木异物 ,尤
多缪妄。率记异国所出 ,欲无根柢。如云‘一木五香 :根旃
檀 ,节沉香 ,花鸡舌 ,叶藿 ,胶熏陆。’此尤谬。旃檀与沉香 ,
两木元异 ;鸡舌即今丁香耳 ,今药品中所用者亦非 ;藿香自
是草叶 ,南方至多 ;熏陆小木而大叶 ,海南亦有 ,熏陆乃其
胶 也 , 今 谓 之 ‘乳 头 香 ’。五 物 迥 殊 , 元 非 同
类。”[ 8 ] (卷 22《谬误》)
沈括还反对“恃书以为用者 ”,他说 :“医之为术 ,苟非
得之于心 ,而恃书以为用者 ,未见能臻其妙。⋯⋯况方书
仍多伪杂 ,如《神农本草 》,最为旧书 ,其间差误尤多 ,医不
可以不知也。”[ 8 ] (卷 18《技艺》)
对于当时《神农本草经 》上所记载的草药“野葛 ”是否
有毒性的问题 ,各种注释说法不一 ,而且有许多人误食中
毒 ,为此 ,沈括“尝令人完取一株观之 ”,最后断定“此草人
间至毒之物 ,不入药用 ”。[ 8 ] (《补笔谈》卷 3《药议》)
对于古代医家所谓“云母粗服 ,则著人肝肺不可去 ”
的说法 ,沈括指出 :“世俗似此之论甚多 ,皆谬说也。”沈括
还根据自己的实际观察 ,对所谓人有水喉、食喉、气喉之说
予以了批驳 ,指出这是由于“当时验之不审 ”[ 8 ] (卷 26《药议》)
所致。
以上事例足以说明 ,沈括具有强烈的科学怀疑精神。








黑而味恶 ”,证明流水与止水的差异。[ 8 ] (《补笔谈》卷 3《药议》)为了
证明琴弦的共振现象 ,沈括做了一个纸人共振演示实验 :
“先调诸弦令声和 ,乃剪纸人加弦上 ,鼓其应弦 ,则纸人跃 ,
他弦即不动。声律高下苟同 ,虽在他琴鼓之 ,应弦亦震 ,此
之谓正声。”[ 8 ] (《补笔谈》卷 1《乐律》)他还用模拟实验的方法 ,即用
“一弹丸 ,以粉涂其半 ,侧视之 ,则粉处如钩 ;对视之 ,则正
圆 ”,模拟月亮受到不同方向的太阳照射时所出现的盈亏
现 象 , 并 以 此 为 依 据 , 证 明 了 “日 月 之 形 如




之说 ,主张以节气定月 ,完全为阳历 ,而较现时世界重行之
阳历 ,尤为正确合理。其言日 :‘事固有古人所未至而俟后
世者 ,如岁差之类 ,方出于近世 ,此固无古今之嫌也。⋯⋯
予先验天百刻有余、有不足 ,人已疑其说。又谓十二次斗











虽然在沈括的一生中 ,除了有《上欧阳参政书 》之外 ,
并没有其他史料证明他与欧阳修有过直接的接触 ,但是 ,
由欧阳修所引发的“疑古 ”、“疑经 ”的思潮 ,以及由此形成
的北宋儒学的怀疑精神 ,不可能不对沈括产生影响。而
且 ,沈括的《梦溪笔谈 》多次论及欧阳修 ,比如《梦溪笔谈 》
卷九《人事一 》记述并赞扬了欧阳修为改变当时文章的仿





新学的创立者。在政治上 ,王安石讲变法革新 ,他说 :“有
阴有阳 ,新故相除者 ,天也 ;有处有辨 ,新故相除者 ,人
也。”[ 13 ] (卷 7《王氏〈字说〉辨》)在学术上 ,王安石认为 ,对经典要
“有所去取 ”,说 :“致其知而后读 ,以有所去取 ,故异学不
能乱也。惟其不能乱 ,故能有所去取者 ,所以明吾道而
已。”[ 9 ]由此可以看出 ,王安石明显具有不拘于经典的创
新精神。
关于沈括与王安石之间的关系 ,据考证 ,王安石之弟
王安礼是沈括的表侄女婿。[ 12 ] ( P55)在王安石变法之初 ,沈
括得到了王安石的赏识和器重 ,积极支持和参与变法。后
来 ,虽然两人的关系有所疏远 ,但沈括对王安石始终抱以
敬重与感激。[ 14 ]沈括曾写信与王安石说 :“虽然齿发之向
衰 ,尚期忠义之可奋 , 誓坚蝼蚁之志 , 仰酬陶冶之
恩。”[ 3 ] (卷 17《谢江宁府王相公启》)这里所说的“陶冶之恩 ”,应当是
指王安石对沈括在思想方面的陶冶 ,也可能包括王安石的
创新精神对沈括的启示。而且 ,沈括的《梦溪笔谈 》多次
谈到王安石 ,比如《梦溪笔谈 》卷九《人事一 》记述了王安
石得病而不受他人所赠良药之事 ;《梦溪笔谈 》卷十四《艺








讨。北宋农学家陈 　在《农书 》[ 15 ]中讲“理 ”,其中《天时
之宜篇第四 》说 :“天地之间 ,物物皆顺其理也 ”,并且强调
“顺天地时利之宜 ,识阴阳消长之理 ”;《善其根苗篇 》则
说 :“种之以时 ,择地得宜 ,用粪得理 ”。北宋医学家寇宗
奭在所著《本草衍义 》的《总序 》中说 :“考诸家之说 ,参之
实事 ,有未尽厥理者 ,衍之以臻其理 ”,并认为 ,药物“其物
至微 ,其用至广 ,盖亦有理。若不推究厥理 ,治病徒费其
功 ,终亦不能活人 ”。[ 16 ]北宋科学家在对“自然之理 ”的探
讨方面 ,最为著名者当属沈括。
沈括非常重视对于各种自然现象的观察。沈括在《苏
沈良方 》的《原序 》中说 :“予所谓良方者 ,必目睹其验 ,始
著于篇 ,闻不预也。”[ 17 ]为了验证“虹能入溪涧饮水 ”的说
法 ,他在雨过天晴出现虹的时候 ,“与同职扣涧观之 ”,发
现“虹两头皆垂涧中 ”,他还“使人过涧 ,隔虹对立 ”,看到
“中间如隔绡縠 ”。[ 8 ] (卷 21《异事》)沈括重视观察自然现象 ,但
更重视从所观察的自然现象中把握“自然之理 ”。
在沈括看来 ,自然界的事物都包含着“理 ”。他说 :
“大凡物有定形 ,形有真数。⋯⋯非深知造算之理者 ,不能
与其微也。”“大凡物理有常、有变 ⋯⋯其造微之妙 ,间不
容发。推此而求 ,自臻至理。”[ 8 ] (卷 7《象数一》)沈括在解释《禹
贡 》“彭蠡既潴 ,阳鸟攸居 ;三江既入 ,震泽底定 ”时说 :“盖
三江之水无所入 ,则震泽壅而为害 ;三江之水有所入 ,然后
震泽底定 ,此水之理也。”[ 8 ] (卷 4《辩证二》) 在解释黄河中下游
陕县以西黄土高原形成的成因时 ,说 :“今关、陕以西 ,水行
地中 ,不减百余尺 ,其泥岁东流 ,皆为大陆之土 ,此理必
然。”[ 8 ] (卷 24《杂志一》)接着他又指出 :“今成皋、峡西大涧中 ,立
土动及百尺 ,迥然耸立 ,亦雁荡具体而微者 ,但此土彼石
耳。既非挺出地上 ,则为深谷林莽所蔽 ,故古人未见 ,灵运
所不至 ,理不足怪也。”[ 8 ] (卷 24《杂志一》)
对于白居易的《游大林寺 》诗云 :“人间四月芳菲尽 ,
山寺桃花始盛开 ”,沈括认为 ,“盖常理也 ,此地势高下之
不同也。”[ 8 ] (卷 26《药议》)在讨论乐律时 ,沈括指出 :“以管色奏
双调 ,琵琶弦辄有声应之 ,奏他调则不应 ,宝之以为异物。
殊不知此乃常理。二十八调但有声同者即应 ;若遍二十作
调而不应 ,则是逸调声也 ⋯⋯人见其应 ,则以为怪 ,此常理
耳。此声学至要妙处也。今不知此理 ,故不能极天地至和
之声。”[ 8 ] (卷 6《乐律二》)这里讲的是“常理 ”。
论及制磬 ,沈括说 :“《考工 》为磬之法 :‘已上则磨其
耑 ,已下则磨其旁 ’,磨之至于击而有韵处 ,即与徽应 ,过之
则复无韵 ;又磨之至于有韵处 ,复应以一徽。石无大小 ,有
韵处亦不过十三 ,犹弦之有十三泛声也。此天地至理 ,人
不能以毫厘损益其间。”[ 8 ] (《补笔谈》卷 1《乐律》) 这里讲的是
“至理 ”。
关于制造乐器时的音准问题 ,沈括说 :“乐器须以金石
为准 ;若准方响 ,则自当渐变。古人制器 ,用石与铜 ,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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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为风雨燥湿所移 ,未尝用铁者 ,盖有深意焉。律法既亡 ,
金石 又 不 足 恃 , 则 声 不 得 不 流 , 亦 自 然 之 理
也。”[ 8 ] (《补笔谈》卷 1《乐律》)论及“五石散 ”,沈括说 :“‘五石散 ’
杂以众药 ,用石殊少 ,势不能蒸 ,须藉外物激之令发耳。如
火少 ,必因风气所鼓而后发 ;火盛 ,则鼓之反为害 ,此自然
之理也。”[ 8 ] (卷 18《技艺》)这里讲的是“自然之理 ”。
在沈括那里 ,无论是“常理 ”、“至理 ”,还是“自然之
理 ”,都是指自然界内部固有的联系、规律。他在讨论乐律
时说 :“此皆天理不可易者。古人以为难知 ,盖不深索之。
听其声 , 求其义 , 考其序 , 无毫发可移 , 此所谓天理
也。”[ 8 ] (卷 5《乐律一》)他还说 :“五运六气 ,冬寒夏暑 , 　雨电
雹 ,鬼灵厌蛊 ,甘苦寒温之节 ,后先胜复之用 ,此天理
也。”[ 17 ]在这里 ,沈括已经提出了被宋代理学家作为基本
哲学范畴的“天理 ”概念。




皆峭拔险怪 ,上耸千尺 ,穹崖巨谷 ,不类他山 ,皆包在诸谷
中。自岭外望之 ,都无所见 ;至谷中 ,则森然干霄。原其
理 ,当是为谷中大水冲激 ,沙土尽去 ,唯巨石岿然挺立
耳。”[ 8 ] (卷 24《杂志一》)
他在解释巫咸河水与卤水调配“盐不复结 ”的原因时
说 :“原其理 ,盖巫咸乃浊水 ,入卤中 ,则淤淀卤脉 ,盐遂不
成。”[ 8 ] (卷 3《辩证一》)
他在解释透光镜正面面向太阳时镜背面的文字可以
反射到墙壁上这一现象时说 :“人有原其理 ,以谓铸时薄处
先冷 ,唯背文上差厚 ,后冷而铜缩多 ,文虽在背 ,而鉴面隐
然有迹 ,所以于光中现。予观之 ,理诚如是。”[ 8 ] (卷 19《器用》)
显然 ,沈括的科学研究不只是单纯的搜集材料和经验
性的记录 ,更在于把握其中的“理 ”。当然 ,对于无法把握
其“理 ”的事物 ,沈括也予以了记述 ,比如对于磁针指南的
问题 ,他说 :“方家以磁石磨针锋 ,则能指南 ,然常微偏东 ,
不全南也。水浮多荡摇。指爪及碗唇上皆可为之 ,运转尤
速 ,但坚滑易坠 ,不若缕悬为最善。其法取新纩中独茧缕 ,
以芥子许蜡缀于针腰 ,无风处悬之 ,则针常指南。其中有
磨而指北者。予家指南、北者皆有之。磁石之指南 ,犹柏




在《续笔谈 》中记载 :“太祖皇帝尝问赵普曰 :‘天下何物最
大 ?’普熟思未答间 ,再问如前。普对曰 :‘道理最大。’上
屡称善。”[ 8 ] (《续笔谈》)欧阳修则通过“疑古 ”、“疑经 ”抛弃了
汉代儒学的章句之学 ,直接从经典本身来阐发其义理 ,从
而开创了义理之学。在欧阳修的著述中 ,从自然界的角度
讲“理 ”,非常之多。比如 ,欧阳修在为蔡襄《荔枝谱 》题的
“跋 ”中说 :“善为物理之论者曰 :天地任物之自然 ,物生有
常理 ,斯之谓至神。⋯⋯牡丹花之绝而无甘实 ,茘枝果之
绝而非名花 ⋯⋯斯二者惟一不兼万物之美 ,故各得极其
精 , 此 于 造 化 不 可 知 而 推 之 至 理 宜 如 此
也。”[ 6 ] (《外集》卷 23《书荔枝谱后》)欧阳修还撰《物有常理说 》:“凡
物有常理 ,而推之不可知者圣人之所不言也 ,磁石引针 ,蝍
蛆甘带松化虎魄。”[ 6 ] (《笔说·物有常理说》)这里讲“磁石引针 ”是
“推之不可知者圣人之所不言也 ”,沈括则说“磁石之指
南 ”“莫可原其理 ”。欧阳修也讲“自然之理 ”、“天理 ”,其
中说道 :“道者 , 自然之道也 ; 生而必死 , 亦自然之理
也。”[ 6 ] (《外集》卷 15《删正黄庭经序》)“凡物 ,极而不变则弊 ,变则通 ,
故 曰 吉 也。物 无 不 变 , 变 无 不 通 , 此 天 理 之 自 然
也。”[ 6 ] (《居士集》卷 18《明用》)王安石也有大量关于“理 ”的言论 ,
比如他说 :“浑沌死 ,乾坤至 ,造作万物 ;丑妍巨细各有
理。”[ 9 ] (卷 7《和吴冲卿鸦鸣树石屏》)又说 :“万物莫不有至理焉。能
精其理 ,则圣人也。精其理之道在乎致其一而已。⋯⋯苟
能致一以精天下之理 ,则可以入神矣 ;既入于神则道之至
也。”[ 9 ] (卷 66《致一论》) 并 且 有 “我 读 万 卷 书 , 识 尽 天 下
理 ”[ 9 ] (卷 3《拟寒山拾得二十首》)的诗句。
与沈括同一时代的儒者中 ,从自然界的角度讲“理 ”
的 ,除了欧阳修、王安石 ,还有反对变法的司马光、苏轼。
司马光说 :“玉蕴石而山木茂 ,珠居渊而岸草荣 ,皆物理自
然。”[ 18 ] (卷 65《赵朝议文稿序》)苏轼说 :“凡学之难者 ,难于无私 ,无
私之难者 ,难于通万物之理。故不通乎万物之理 ,虽欲无
私 ,不可得也 ;己好则好之 ,己恶则恶之 ,以是自信则惑也。
是故幽居默处而观万物之变 ,尽其自然之理而断之于






位儒家学者。他推崇儒学 ,研习儒家经典 ,养浩然之气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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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n Kuo ’s Scientific Research
in the Background of Northern2Song Confucianism
LE A i2guo
(D epartm ent of Philosophy, X iam en U niversity, X iam 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Shen Kuo (1031 - 1095) is p robably the greatest scientist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960
- 1126) and even in the whol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A review of the scientist from a cultural perspective
shows, however, that he is rather a Confucian. He advocated Confucianism by studying its classics and culti2
vating in him self the benevolence, up righteousness, rationalism and humanism. He held a great interest in and
taste for things and their evolutions in the nature. Moreover, the Confucianism during the Northern Song dy2
nasty, characterized by its pursuit of social participation, erudition, skep ticism and rationalism, had great im2
pact on his scientific research. A s a result, his research was with consp icuous features of the then Confucian2
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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